
益益 智智
责任编辑南雅 邮箱：zwtx666@163.com

奇彩生活奇彩生活 2 2

有时候，做一个旁观者很有意

思，特别是旁观别人的命运。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叫小红一个

叫小绿，大学毕业后进了房地产公司。

小红瞧不上小绿，小绿也瞧不上小红。

小红信奉的是弱肉强食胜者为

王，而小绿信奉的是苦干定有收获，人

生就是励志。一个投身灯红酒绿觥筹

交错，辗转在各种绯闻里，终成千万资

产一代房产奇葩；另一个埋头苦干早

早结婚生子，也混成小公司财务总

监。你不能说谁混得好或谁混得不

好，只能说求仁得仁。

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最后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最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桩是非

风波，香港19岁嫩模在烧烤店被两个

TVB 过气男星轮流强吻兼揩油。事

后，网上有人讽刺女孩炒作，曾志伟说

出了他们的心声：“玩得开放了一点，

过分了少许……其实最惨是喝醉酒

‘断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被狗仔队

拍到，这样的开放了一点、过分少许的

揩油局在娱乐圈真是小菜一碟。

站在19岁少女的角度考虑，倒也合

情合理，初入职场，急于成名，身边尽是荒

唐事，大把人叫她入乡随俗，自己要买豪

宅，要赚钱，要出名，哪里敢得罪重量级前

辈，要揩就揩，虽然恶心，少不得忍了他。

人性的底线，往往是要在最关键

时候才得以一见。见识不同经历不同

性格不同，更重要的是底线不同，养家

糊口重任在肩的人情非得已情有可原。

只不过，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

选择人生道路的唯一武器就是你的人

生底线。你认为这世界是游乐场，它

就是游乐场，你认为这世界是绞肉机，

它就是绞肉机，你认为这世界是淫窝，

它就是淫窝，人生的选择永远大于命

运，因为世界其实尽在你的一念之间。

就像当年我的朋友小红小绿人生

的第一个酒局，当小红接过客户的酒杯

一饮而尽，而小绿掉头就走，她们的人

生脉络，在拿杯或者甩杯的那一刻，其

实早就见了分明。 （据《时闻博览》）

姐姐和姐夫是经人说媒认识的，

见过几次面后就结婚了。姐姐说，那

个时候谈不上爱情，两个人凑合着过

日子而已。

婚后，他们经常吵架，有时候还

动手。这种吵吵闹闹的情况一直持续

到姐姐怀孕，那时候，他们已经结婚两

年有余。

姐姐临产时，我和父母都在医院

守护。当然，姐夫也在。我和父母在

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着聊家常，时而

看看产房的动静。姐夫在一边坐立不

安，不时地走来走去。

终于，室内传来一声婴儿清脆的

啼哭。我们四人同时冲向产房门口。

姐夫走在最前面，他一把拉住刚出门

的护士，焦急地问：“大人怎么样？”护

士说很好。他又问：“孩子呢？”最后问

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得到大人孩

子都安好的消息后，他的脸上露出欣

慰的笑容，做了一个感谢上苍的动作。

日后，我和姐姐聊到那天的情

况，我说了姐夫问护士的那几句话。

姐姐惊喜地问：“他真的是先问大人的

情况吗？”我点头。我看到，姐姐脸上

一下子飞起两朵红云。此后，姐姐和

姐夫的关系亲密起来。

许多年姐夫在产房外说的那三

句话的顺序，给他们的感情带来了怎

样的促进。因为做护士的嫂嫂告诉

我，绝大多数男人在那种情况下问话

的顺序是“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

怎么样，大人怎么样”。

原来，爱的萌芽无处不在。有时

候，爱就隐藏在几句话的不同顺序中。

（据《青年文摘》）

三句话的不同顺序

一路上，小和尚不时地对老和尚

抱怨：“坐在禅房里念经多舒服，为什

么非要千里迢迢地出来化缘呢？”

走到江边，小和尚看见几只逆水

而游的鱼，又开始借题发挥：“这些鱼

真傻呀，逆水而游，多费力，多辛苦。”

“可它们正在享受快乐呢！”老和

尚说。

“明明很辛苦，怎么会快乐呢？”

小和尚嘟哝着。

“它们享受的是奋斗的快乐啊！”

老和尚说。

“顺水而行，不是更安逸、更舒适

吗？不是可以享受一种更大的快乐

吗？”小和尚反驳说。

“你看见那片黄叶了吗？”老和尚

指着漂流在江面上的一片黄叶说，“只

有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流，才会享

受这种安逸和舒适啊！”

（据《推开虚掩的智慧之门》）

小时候爸爸告诉我，不要爬结满

柿子的树。有香甜的柿子，为什么不让

爬呢？后来，我看到邻居家的孩子从树

上掉下来，才知道，结满柿子的树，爬树

的人肯定很多，那么树干势必是滑的，

一脚蹬不稳，就容易栽下来，搞不好，柿

子吃不成，反而摔成重伤。

稍微大一些的时候，我在农村见到

了驴拉磨。聪明的主人会在驴子头前方

系上一把青草，那青草的位置，恰好是驴

子想吃而又够不着的位置。所以，想吃

青草的驴子才会不停地向前走。

奶奶告诉我：“孩子，看见了吗，眼

前老是想着青草的驴子，就注定要替人

拉一辈子磨！”

参加工作后，一位老领导给我讲，

狡猾的鱼客在钓鱼之前，都会撒一把饵丢

至是两把饵，他们是不下钩的。鱼吃得畅

快了，自然会呼朋引伴，邀来更多的鱼，这

时候再下钩，肯定会钓满一萝筐大鱼！

老领导告诫我们：“常有好处的地

方一定要少去。我们在举步之前，首先要

在心灵的脚尖上长一双眼睛。”

（据《时闻博览》）

好处有毒

逆行的鱼与顺流的叶

世界尽在一念之间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

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

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

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

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

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

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

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

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

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

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

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

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

──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

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

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

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

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

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

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

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

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

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

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

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

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

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

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

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

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

──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

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

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

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

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

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

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

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

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

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

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

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

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

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

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

“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

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

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

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

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

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

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

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

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

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

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

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

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

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

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

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

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

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

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

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

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据《读者》）

目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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